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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时辰
世间热衷于收束光阴
轨道不断松开距离
一切事物，都被催往更远前程
列车追蹑远方，消息翻越街巷，
所有人信奉同一个信条：
速率即是馈赠
唯有纸上的事物不肯顺从
一缕思索，一粒文字的种籽
它回绝流水线的日程
思想无法被催长
有些字句需要在光阴里静置
历经几轮春秋的潮起潮落
等到人世的印记一层层覆上纸页
才缓缓显露出它的轮廓
世人习惯以工期丈量得失
很少有人懂得
生长，自有另一套时序
我并不拒绝飞驰的人间
只是悄悄为自己
辟一块缓慢栖居的疆土

落根处
书页翻开，英子的花先落了
隔着纸页时空，猝然失重
那时她年少，读不懂离别的重量
而我面对告别，已长过当年的英子
一层一层的癌雾
蚕食他胸腔里仅剩的风
属于我那株父亲的花，也悄悄谢尽
没有轰然的崩塌
告别是缓慢剥落的过程
曾经可以投靠的枝干骤然倾颓
世间，少了一处可以退回的归处
泪水沉在骨骼的缝隙
命运调换角色的位次
从前躲在背影之下的女儿
必须转过身，托住母亲欲坠的心神
我压下自己翻涌的溃痛
收拾好破碎的情绪碎片
替远去的人，看护这余下的烟火晨昏
花瓣归于尘土，可根系并未腐坏
他交付我的宽厚，沉默的温热
没有随同凋零一同消散
只是换了脉络，流淌在我的骨血
往后我站立的地方
便是他，留在世间的根

普洱余茗
虎纹覆着瘦小的躯体
承蒙宠物店伸手相援
命运碾过旧创
右腿嵌着骨折留下的余痕
几番流离，尝尽世间寒凉
初见那一瞬，恍若久别相逢
我心底已然笃定，今日便要带它离开
性情本是两相拉扯
外表一身矜傲，私下却贪恋人的依偎
我深陷晦暗的那些月份
画布摊开，乐声在房间缓缓漫溢
是它，陪我慢慢拨开重重阴霾
恰如它同名的茶，浑厚沉郁
香气无意讨好世间众人
唯独入心的人，甘愿沉陷这份温热
当别离悄然迫近，它本能地四处隐匿

沿着屋舍缝隙反复遁形
生灵行至尽头总渴求退向幽暗
家猫没有旷野可供奔赴
只在屋内，寻觅一处静息的方寸
那一个清晨，门前不见熟悉的迎候
我在灶炉底下，寻到它安歇的身形
往后我不再打算接纳家猫
口袋时常备着一袋猫粮
路上撞见漂泊的小生命便俯身投喂
一半替它积攒尘间细碎善缘
一半，安放我心底
始终未曾说出口的愧歉

岸时
我守着一条没有尽头的岸
风浪时常从内部涌来
没有谁看得见潮水起落
一身分作几个人
一个承托孩童的远方
一个承接母亲的牵挂
一个在尘世的浪潮里谋生
我并不奢求风浪就此平息
也不会宣称，我已经和幽暗言和
只是每日准时加固堤岸
把散落的光阴一一安放
允许自己有脚步滞重的时刻
允许一些时刻，风把衣衫吹得沉重
不必向世间出示一份完好
能够长久伫立，已是前行

色彩沉降
颜料驮住垂落暮色
我把胸腔盘结的郁结按压进一方素白
线条背弃世俗既定的逻辑
色块彼此冲撞，又悄然避让
那些沉坠于腑内的重负
借纷乱晕染，完成短暂的流亡
我执掌缤纷色相，却拗不过命运藩篱
万般窒闷，仅能在纸面辗转游移
现实的壁垒岿然矗立
我摹写裂痕，却无力弥合碎裂的隙地
大片留白悬于画幅中央
收容未曾倾吐的震颤
不必期许每一块色块都寻得归依
允许部分隐痛，游离于笔触疆域
待暮色缓缓撤离，微光漫过堆叠涂迹
那些未曾消解的沉郁
终将化作土壤，供养来日的生机

闷炉
夏末渡向初秋，风浸着干烈的气息
我的胸廓，栖着一座缄默的小炉
尘世叠来的褶皱，事业阻滞，
日常困厄，尽数收拢于炉膛深处
没有爆裂的焰，只有暗火煨烤
郁结的情绪在内部缓慢焗炼
热量沉在骨隙，找不到向外的缺口
我时常俯身凝望这一团闷燃

这般反复煨炙的境遇
是否会酝酿出，一缕迟来的回甘
倘若世间存有这册隐秘食谱
便以万般焦灼为底料
煨出一种，未曾预想的滋味

外卖小票
薄纸，是时间递来的封笺
打印机吐出一行行字符
油墨烙过纸面，截下某一个夜晚
饭菜的热气很快散尽
方寸纸片，收留一餐烟火
不必有盛大情节
晚归的时刻，三餐起落
都安静寄居在这些横竖笔画之间
随手压在桌角，一段人间
就此被夹进，日子的缝隙

光的痕迹
童年那盏纸糊灯笼
薄光颤颤，啃开一小块夜色
而今街灯漫过街巷，人造光铺得浩荡
月饼的包装泛着冷亮
月亮仍从旧的方位垂落
仍是这一片烟火流转，似曾相识
定睛辨认，早已换过一轮
光源不断迭代，月亮持守固有弧度
喧嚣向外摊开
心底空出那一处，无人替我填满

信号的边界
格线爬满屏幕，标识宣告连通
电波漫过楼宇，翻越墙垣
却撞在人心某一道无形的隘口
字句在输入框反复生成又删去
消息轻巧抵达对方界面
情绪却滞留在中途，无法引渡
我们共处一间屋子，触手可及
讯号如潮，精神航道却已搁浅
看不见的壁垒横亘其间
没有断线提示，也没有轰鸣的崩塌
只是有些心事
始终找不到接收的端点

星羽
驿站藏在城市的街巷
那一日我走入，像一只远行的精灵
还未察觉尘埃正慢慢降临
细碎黑石栖上我的头顶与双肩
一层游动的薄纱，蒙住眼底的光亮
翅膀裹上潮湿厚重的泥
每一次抬举，都要耗尽全部力气
脚步开始失去分寸
林间的小路忽然变得崎岖
周遭来往许多身影
喧嚣漫开，我只想赶回树洞
关上木门，沉入一场悠长的安睡

世间一切琐事，都暂且不必开启
后来一束缓慢的光前来
它没有一瞬间扫净所有泥痕
只是一日一日，拂去羽翼沉重的堆积
黑石缓缓滚落，薄雾慢慢散去
可我不愿彻底擦掉这一段过往
那些沾过翅膀的尘埃
被我小心收存，化作细小的星
往后飞翔之时，它们安静地闪烁
提醒我，该怎样温柔地拥抱自己

逾期
礼盒还维持完整的轮廓
标签刻印下既定的期限
时光悄悄涂改内里的质地
饼饵失却最初的甜香
药片收敛了曾经的效力
外壳依旧体面光鲜
内核已经悄悄退去鲜活
并非损毁，也不是骤然破碎
只是有些约定，到了时辰自动失效
人和物件共享这套规则
有些情绪，还搁置在原处
有效期早已，悄然翻过

月的配额
距离中秋尚有两周转瞬
礼盒里的月饼已经就位
把团圆，打包成制式的馈赠
可团圆只分配给一日假期
有人隔着山水，难以奔赴
孩童守空院落，老人独坐门庭
也有人，独自掰开饼皮
甜香漫开，却照不亮四下的孤清
世人总执念头顶这轮满月
并非强求人间处处相逢
只因千山阻隔之下
唯有月色，平分给每一个思念的人
月亮高悬，允诺一种想象的圆满
来兜底现实里无数的分身与离散

风的驿使
转轴背诵热风陈旧的句法
年年复述近乎雷同的喧哗
热浪穿过窗棂，漫过房间的边角
有的安守墙壁，有的栖于掌心
它们轮番搬运过一季流动的清凉
只是今年拂过躯体的热浪
淬炼出新的心境，而非旧日轮廓
当叶片缓缓放慢旋转的节奏
它将一季喧嚣妥善收藏

制冷之壁
墙体藏着低温幽邃的洞窟
我们借冷凝气流躲过日光盘查
每一个酷暑都按下降温的按键
熟悉的提示音依旧如期响起

而微凉气流，抚过一层新生伤疤
熬过燥热漫长的白昼
我们慢慢习得与酷暑从容对话

暮光之裙
它承接落日倾泻而下的熔金
织物珍藏晚风仓促的吻
肩带承载黄昏漫溢的霞光
裙摆掠过一个个温热黄昏
即将退回衣柜幽暗的夹层
同一件衣衫，收纳崭新的年轮
那些洒落于衣衫之上的光斑
都是时光赠予温柔的印花

灼路履痕
脚掌碾过街道滚烫的釉面
柏油留住转瞬即逝的足印
暑气年年如约奔赴这座城
热浪依旧烘烤街巷与行人
踏过热浪的人，愈发从容坚定
曾经畏惧烈日焦灼的步履
如今已然能够直面盛夏的深沉

瞬甜
甘甜归属极其短促的刹那
糖分向着周遭空气慢慢解体
晶莹冰层在指尖缓缓消融
甜意转瞬消散于燥热的空气
消融的仪式岁岁照旧如期
品尝美好的心灵，更懂得珍惜
短暂欢愉教会我们学会停留
认真接住每一段转瞬的佳期

夏云寄笺
盛夏的云拥有肆意的形状
在辽阔碧空随性舒展、浮游
曾经结伴仰着头仰望苍穹
闲谈漫过流云游走的间隙
每一年都会重逢相似云天
只是并肩眺望的心境不尽相同
云朵终归向着远方缓缓迁徙
那些共处的片刻恒久地留存

海的余温
还记得那年近海辽阔的黄昏
潮水反复摩挲滚烫的滩涂
咸腥晚风掠过我们的肩头
落日铺成海面无尽的碎金
岁岁都会奔赴同样一片海岸
但是留在记忆之中的浪花全然不一
看过潮起潮落往复无尽
心底慢慢生出如水一般的笃定

漫长告白
节气轮回恪守古老的规章
寒暑往复，一切都似曾相识
我清点夏日一件件温柔遗物
衣裙、海盐，还有消融的甜香
循环恒久，每一次辞别
都是奔赴下一场崭新的盛世
季节不断更迭，周而复始
而行走其间的我们，持续生长

雪下了起来
紫禁城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都布满了白色的柳絮
有谁能知道
雪迟早会停的
就像每一个钟摆都会停止摆动
有始便有终
可是无人在意雪是否会停
大家忙着生活
忙着为一口热气腾腾的饭奔波
直到雪终于停了
才知道
苍茫茫一片落了个真干净

一场雨
一场雨将心情淋湿
忘了带伞，无处躲避的雨滴子弹
打在我的身上，有些心事
未曾说，如终年沉积的雾霭一样
秦岭的天空被雨紧紧遮住
雨还在下，我以为雨后就是天晴
那潮湿让我身上起的痱子
犹如化不开的劣质蛋糕，吞下它
胶带一样黏在了你的身上
不存在彩虹，雨就是雨，打湿了天空

爱上一个人
爱独处，一个人的幽静漫长
喧嚣过后，大脑空空如也
忘记过去现在未来
静静地品味着每一分钟
每一株小草，每一方世界
生命就在无常秩序中度过

望山
在窗户下张望
一弯弯影子飞速地挪动着
高山扑面而来
意识一片模糊
儿时的溪流与月亮
已经被撞得粉碎

一个人
一街清冷撞个满怀
月亮携我走过
忽暗忽明，有人路边呼叫大声
喷嚏扬起一大口

一身雪白的月色

逐日之人
那个整日追逐太阳的男人
坐在工位上，沉默着
一天二十四小时，用在了寻找
落日的影子早已沉入了海里

夜晚来临，无明黑暗
灼痛了他的眼睛，他不曾知道
远方何其遥远，一根针掉落在地上
恰如背负的万丈高楼轰然坠落

终点在何方，他高声呼唤
高楼之上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只有工业的烟囱渺渺升起
如同奔流的江水，远赴一场盛宴，就这样

拧螺丝的人
他把螺丝拧的紧紧的
像拧掉自己几十年失败的人生
过往岁月带给他的，不过是两鬓斑白
没有什么值得去说的，没有什么值得去留恋的
流水线越转越快，他的动作近乎变形
麻木着，青春早已死去了二十多年
就在一场场惊醒的噩梦中
他已死去，螺丝依然在转着
他的肌肉不受控制的拧动着

夜的第五章
那个伤心的女人，一直徘徊在岸边
不肯离去，孤独落寞
像一把灰色的伞打湿了她的肩膀

夜幕垂下，潮湿的空气不停地蔓延
深夜的雨淅淅沥沥，既琐碎又焦急
独自彷徨，在那片看不见希望的沼泽里

她拿起一张考卷，写写画画着
直到她和她的作品全部被雨浸透
而岸边，她的影子湿漉漉地走着

一朵莲
在雨中，她撑起一把伞
大千世界由此诞生
我进入其间，一朵莲绽放了
始于偶然，终于虚无

今日大雪今日大雪（（外八首外八首）） ■■ 张小强张小强（（陕西陕西））

种星星的人（外一首）
■ 苏勇航（陕西）

儿时
天一黑
我抓一把星星扔水里
满村的烛光跳出来
北风一吹
藏进蒲公英的伞藤

如今
城市的灯火和星星一样多
母亲告诉我
那是我看星星的眼睛出了神

与生活谈情
在那样一个黄昏
清风素而薄语
白云枝头生香
静坐，凝似寒露
借岁月凿痕
壅棵青葱

金鸡鸣三省
■ 刘征胜（江苏）

我立在三省交界的高处
东岸是晋地的窑烟 北岸铺开
内蒙未收尽的草原长风
西坡丹霞莲花辿层层舒展
赤白岩层堆作 盛开的莲台
看，高台上金鸡仰首
喉间藏千年破晓
一声啼，挟二人台婉转的秦腔
一声啼，驮晋商渡口节奏的桨声
一声啼，携草原牧歌淡软的长调
界碑刻着汉与蒙两种文字，我指尖
触到农耕与游牧的纹路
触到古长城残烽的余温
触到黄河千回百转
生生不息的奔赴 金鸡不再引吭
我胸腔里自有一声长啼
渡黄河，越土峁
漫过晋陕蒙的朝夕

鹧鸪天
■ 张敬烻（陕西）

长安闲愁叠万重，横塘长桥与君同。
凤台烟锁辞云暮，别时意去太匆匆
古道悬，和泪眼，汉阙独绝几声咽。
不似故人复从前，犹念咸阳又一年。

春游三首
■ 温志轩（广东）

其一
晴风送暖踏春程，俊侣相携陌上行。
花绽芳妍迎远客，欢言笑语面含情。

其二
萋萋芳草覆平沙，围炙鲜肴散物华。
稚子争先趋座畔，欢声笑品串间花。

其三
寻幽尽兴日西斜，紫燕轻飞剪落霞。
袖揽春光香满路，归途逸兴竟相夸。

故乡墨根（外三首）
■ 谢志辉

久别笔都旧作坊，赣风一缕入诗肠。
千毫细理承文脉，半盏清灯照草堂。
姊妹炊烟藏冷暖，半生商海历炎凉。
胸藏丘壑无繁饰，淡写人间草木香。

北窗夜作
客居燕地久，灯影伴孤身。
一纸江南事，聊安漂泊人。

燕市耕书
奔走京华市井间，劳生偷暇弄吟笺。
理工不解浮华字，俗客偏存山水缘。
一盏孤灯酬远梦，千行短句寄乡烟。
不追浮利虚名誉，只以微诗记世缘。

投稿自咏
执笔如渔临水矶，寻常短句作轻丝。
省刊得载欣收鲤，国册留篇重探骊。
十载磨碑存素愿，半生守韵少人知。
山河可借诗传意，不负窗前笔墨期。


